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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建党，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刚

毕业那会儿，一家加拿大保镖公司开出每月

8000 美元的工资让我去，但我的理想和兴趣

不在那，拒绝了。此时，北京市开展大学生村

官选聘，学校推荐我报名参加。起初我有些

犹豫，父亲却对我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

村，而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像你们这样的大学

生”。当时我就想，父亲的话对啊，我应该用

自己的青春和知识，把自己的发展融入到国

家的发展、农村的发展之中。

真正当上“村官”后，我经历了 3 个月的郁

闷期。第一次从镇上到王场村，我憧憬无

限。但一进村，我傻眼了：村里的房屋低矮、

破旧，全村上下没一条像样的路，各家的垃圾

散乱扔在路边，成群的苍蝇在上面嗡嗡乱

叫。这里怎么比老家农村还要差呢？在我的

想象中，首都的农村应该富庶繁华才对。这

种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在不少大学生村官身

上可能都曾发生。

该如何改变现状？我开始琢磨。王场村

地处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东南角，位于三

镇交界处，是有 60 户 200 口人的小村庄，村中

经济主导产品为西瓜、蔬菜。自然季节种植

西瓜、蔬菜，销售价格都平于或略低于市场平

均价格，村里没有特色产业，也没有产业附加

值。怎样才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呢？我开

始寻找出路：从河北遵化、正定等地的印字西

瓜，到山西的紫枣种植，我自费跑了不少地

方，但这些都不适合王场村实际情况。2008

年，我与另一名大学生“村官”陈墨开始探索

种植食用菌致富的路子。

食用菌种植技术要求不高，适于村民学

习掌握，而且原料广泛，生产周期短、投资

少。但要想在农村推广，如果看不到“甜头”，

是没人会真的干起来的。为此，我们制订了

带领村民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做给村民看、

带着村民干、帮着村民富。

我们准备成立食用菌合作社，先干给村

民看。但现实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开

办农业合作社的资金从哪儿来，土地从哪儿

来，技术从哪儿来，销路又从哪儿来。在这关

键时刻，镇党委组织部长给了我们最有力的

支持，“你们放手干，剩下的我来想办法”。镇

党委书记亲自与村里协调，挤出 10 亩土地作

为蘑菇生产用地，又专程交代镇农技推广部

门，技术上给予最大支持。大兴区村官办也

对我们的想法全力支持，并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和邮储银行从资金上想办法。在各方的鼓

励支持下，我和陈墨拿着多方筹集的 15 万元，

成立了北京爱农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以爱

农、兴农、富农作为我们一切创业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走上了创业之路。

目前，我们的爱农星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投资达到 300 万元，已经拥有 16 个崭新的蘑

菇大棚，建起了保鲜库、采菇房、发菌室、接菌

室和拌料场，还有一个蔬菜育苗和新品种实

验推广基地，年生产瓜菜 60 多万斤。先后有

100 多户村民加入合作社的种植，直接和间接

促进 80 余名村民就业，在合作社帮工的村民，

月工资收入超过 2000元。

几年下来，王场村发生了很大变化。村

庄实现了绿化美化、家家用上了太阳能。王

场村的点滴变化，触发了年轻人创业的激

情。王场村的人均年收入从 2007 年的 7800 元

提高到 2012 年的 15656 元，强村富民的梦想正

一步步变为现实。

王场村与多所高等院校进行了红色“1+

1”结对活动。我们请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同学

来为村民讲解生活卫生常识；请传媒大学的

同学带村里的孩子到大学体验生活；请北京

农学院的老师来讲课，把我们村作为农学院

学生的实践基地；请北京体育大学的同学来

村里教村民练习太极拳和养生功。我们还多

方面加强王场村与外界的联系，促进村民的

思想观念更新。

现在，我们村庄以蘑菇种植品牌和黑紫

色农产品为切入点，逐步形成蔬菜、西瓜甜瓜

种植和以蔬菜新品种示范、推广、配送为主的

产业链条。下一步，我们准备发展旅游和餐

饮，继续带动村民致富。

今年 6 月 1 日，我被选为村主任，感觉担

子更重了。我现在的梦就是，在 3 年之内，让

我们村民的收入再翻上一番，不但让老百姓

口袋再鼓一些，而且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再

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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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日 39摄氏度的高温闷热天气，炙
烤得8月的长沙像着了火。采访地点在水电
八局办公大楼7层的会议室，大楼没有电梯。
记者见到水电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
夷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位92岁高龄的老
人。双目炯炯有神的谭老，腰杆挺得笔直，说
话中气十足，谈笑间站直了身体、再弯下腰，双
手竟可触地，为记者示范他每天一个半小时早
锻炼的“自编动作”。他还笑言自己以为是在
8楼采访，刚刚一口气爬了8层楼梯。

水电八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谭老视察工地
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很多四五十岁的人都跟不
上他的步伐；平时搬着厚厚的一摞资料上下楼
更是不在话下，从来不用别人帮忙，也没有秘
书。一年中有半年时间跑在水电工程建设工
地上的谭老，面对记者惊讶的目光，习惯地挥
挥手，干脆利落地说：“要是不能跑，就不要搞
水电。”

谭老的这副好身板，可真是跑出来的。在
近70年的水电生涯中，谭靖夷的脚步，踏遍了
祖国的江河湖川。福建古田溪、广东流溪河、湖
南柘溪、贵州乌江渡、湖南东江等大中型水电站
的建设，以及湖南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桃江
水库等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名字。一生中，
他亲自参与建设和技术咨询的水电大坝有80
余座，被誉为“从江河里走来的院士”。

从江河走来的院士

□ 杜 铭

谭靖夷，中国工程院院

士、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专家。

主持建成流溪河、柘溪、乌江

渡、东江等大中型水电站大坝8

座，形成水电站总装机 163万

千瓦，灌溉农田 150万亩。其

中，贵州乌江渡水电站为岩溶

地区建设高坝开辟了道路。

“平生志在治山川，闽粤湘黔不计年；
何惜青春成白发，喜看水电展新篇。惊涛
骇浪犹萦梦，高峡平湖别有天；四化征途堪
再战，丹心捧向红旗前。”今年 92 岁高龄的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谭靖夷，在 61 岁入党的当夜，曾用这样的
诗句抒发自己一生的志向和水电情怀。

“我这一生还真和我们党有不解之缘
呢！”谭靖夷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一生有几
个重要时段，都紧密地联系着中国共产党。
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我在
衡阳出生。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
正在福建古田溪水电站工作的我热切地向
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当时未能如
愿，但那却是我真正走向党的怀抱的第一
步。今年是建党 92 周年，我今年正好 92 岁。
可以说，我是和我们党一起长大的。”

得知记者前来采访，谭老又作了一首
《耄年吟》：“得展平生志，工成利在民。百
年争旦夕，万木喜逢春。”字里行间，饱含着
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意，以及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的拳拳之心。

报效国家 结缘水电

我就是喜欢祖国的山
山水水。

谭靖夷，这个名字就烙有深深的时代
印记。1921 年，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小山
村里的谭靖夷，被父亲寄予了殷切期盼，希
望他“将来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效劳”。“靖
夷”一词，来自《诗经·大雅》：实靖夷我邦。
从此，谭靖夷的一生，就与国家、民族的命
运紧密相连。

投身水电事业，则是因为 1946 年谭靖
夷大学毕业时，当局曾考虑按照孙中山先
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构想，在长江三峡
建一座 600 万千瓦的水电站。各大报纸都
在宣传三峡工程，谭靖夷深受鼓舞。所以，
尽管班上大多数同学选择了待遇优厚的铁
路工程，他却毅然选择水电作为一生的事
业。这一干就是 67年。

从古田溪电站开始，谭靖夷就再也没
有离开过施工一线，与水电工程建设结下
了不解之缘。1952 年 3 月，古田溪水电站
主体工程引水隧洞开工。引水隧洞刚开挖
就遇到了拦路虎——硬似钢铁的流纹岩，

工程进展缓慢，而从有关隧洞开挖专著上
也难以找到现成答案。年轻的谭靖夷和其
他技术人员一道，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
动，在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每次钻孔爆
破后，他们都钻进隧洞实测钻孔爆破具体
数据，晚饭后又和工人师傅聚在一起研究，
不断修改钻孔和爆破方案。仅用了 3 个
月，隧洞单头月开挖进尺就提高到 120米。

直到今天，他依然坚持到工地下现场
亲自查看施工情况，直接和一线员工交流，
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
报。他经常是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地
跑，不到一线工地不罢休，再困难再危险也
拦不住他。尽管早已退休，从 1990 年到
2010年的 20年间，他依然以高龄之身从事
水力发电工程技术咨询活动，时间长达
3213 天，平均每年 160.6 天，至今也未停止
外出活动。

谭靖夷也曾多次有机会调到北京。在
农村长大的他，声称自己就是喜欢祖国的
山山水水，而不是大城市的钢筋水泥森
林。他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毅然决
然地选择了条件艰苦的水电工地，选择了
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遍祖国大江南北。

追求完美 一丝不苟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工
程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
经理朱素华，自称是谭老的“徒孙”辈，他们
对谭老是既尊敬又害怕。因为谭老总是一
丝不苟，对工作极其认真，每一项数据都问
得很细，经常问得他们答不上来。他在工
地考察，对于工程关键部位，条件再艰难也
要亲自去察看。每次看到施工过程出现不
符合要求的地方，他都会提出严肃批评。
特别是对三峡、溪洛渡这样的巨型工程建
设，他提出了“完美无缺、无疵可求”的质量
要求，严把质量关。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贯穿了他的一生。

1956年5月，谭靖夷参加广东流溪河水
电站建设。当时，未满 35岁的谭靖夷被破格
提拔为总工程师。在流溪河工程中，谭靖夷
十分重视质量，规定拱坝模板安装误差不得
超过 5 毫米。有一次，因模板在浇筑过程中

变形超出要求，混凝土出现了几个平方米的
蜂窝麻面，他责令大坝工区主任和主任工程
师在工区职工大会上作深刻检查。有人认为
这是小题大做，谭靖夷却认定，“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工程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他授
权工程质检人员：质量可能出现问题时，可
现场下达暂时停工令。严格的制度，强化了
大家的质量意识，整个工程建设中被暂时停
工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

流 溪 河 工 程 从 1956 年 7 月 开 工 到
1958 年 8 月正式发电，历时仅两年，建成一
座拱坝、一条引水隧洞接地下厂房，工程质
量优良，施工期全坝无裂缝，坝基灌浆廊道
无渗漏。

有一次，一位日本水电专家到流溪河
电站参观，根据以往的经验，估计坝内灌浆
廊道会有渗漏积水，进廊道前要求换上高
筒雨靴。可到了廊道里，他发现整个廊道
都是干的，到处寻找，只找到一个灌浆孔孔
口稍有湿印。他惊讶不已，竖起大拇指称
赞道，“中国人创造了奇迹”！

1989年和 2008年，谭靖夷本人也曾两
次重访流溪河工程，穿着布鞋走进坝内灌浆
廓道，目睹廓道仍然滴水不漏。2008 年，他
还要求从坝面取混凝土试件进行试验，结果
表明混凝土强度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提高
了。谭靖夷说，“看到电站几十年后还焕发着
青春的光芒，我甚感欣慰。应该说，流溪河电
站拱坝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座坝。”

谭靖夷一生参与修筑过 80 座各种类
型的大坝，亲身打过风钻、放过炮、浇注过
混凝土，并在水电施工技术攻关和创新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业内尊称为“筑坝专
家”。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震中，距离他
领导水电八局建设的沙牌水库大坝只有 30
多公里。山都震塌了，大坝却岿然不动，结
构和坝体表面完好无损，被誉为汶川特大
地震中最“牛”的大坝。

勇于创新 突破禁区

原来不会干的事，现在
会干了；原来干不好的事，现
在能干好了，同样也是一种
创新、一种进步。

对于自主创新，谭靖夷也有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搞土木工程建设也需要有创
新精神：原来不会干的事，现在会干了；原
来干不好的事，现在能干好了，同样也是一
种创新、一种进步。贵州乌江渡水电站的
建设，就体现了谭靖夷宝贵的创新精神，为
岩溶地区建设高坝开辟了道路。

乌江渡水电站建在一个“V”形峡谷中，
坝高 165 米，是我国在岩溶地区建设的第
一座高拱形重力坝，总库容约 23 亿立方
米，装机 63 万千瓦。坝址区岩溶发育，探
明的溶洞总体积超过 8 万立方米，断层 500
多条，甚至在河床以下 200 米深处还有大
型溶洞。这类地质条件，当时在国内外都
被视为建高坝大库的禁区。特别是工程开
工后，又发现大坝上游作为隔水层的页岩
被断层错开，使上下游灰岩形成岩溶通道，
更增大了水库防渗工程的难度。水库能否
蓄住水？大坝是否稳定？洪水能否安全下
泄？成了水电总局和水电部最为担心的三
大问题。水电部曾专题报告国务院。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批示：工程继续兴
建，但要下决心查明地质情况，补做必要的
地质勘探工作。为此，可适当放慢工程进
度，确保工程安全。

通过勘测、设计、施工各方面专业人员
的长期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探明岩溶分
布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挖填、全面灌
浆的岩溶综合处理方案。为攻克岩溶夹泥
地层高压灌浆的技术难关，谭靖夷与相关
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分两个时段，进行了长
达 40 个月的试验和严格检测，终于首创了
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压灌浆工艺。

现场检测与室内试验证实，这种工艺使
岩溶夹泥在高压水泥浆体多次反复作用下
被挤压密实，并被水泥浆体分割包围，完全
改变了原来的性状，成为能承受高水头的可
靠防渗体。而且便于施工，有利于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乌江渡大坝防渗帷幕线总长
1175米，防渗面积18.9万平方米，采用上述
高压灌浆工艺取得的防渗效果十分显著。

谈到这里，谭靖夷用一组数据印证这
一效果：“水库自 1980 年开始蓄水，至今已
超过 30 年，两岸及河床坝基每昼夜总渗漏
量仍长期保持在 40 立方米以内，幕后扬压
力系数仅为 0.1，为国内外所罕见。”

1985 年，谭靖夷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
国际大坝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乌江渡工
程防渗帷幕情况。当他谈到乌江渡工程一
昼夜仅渗漏 30至 40立方米水时，几位外国
专家表示怀疑，问他是不是把小数点标错
了，他们认为这么小的渗水量是不可能
的。谭靖夷给予了“数据准确无误”的明确
回答。

在乌江渡工程建设中，谭靖夷和他的
同事们取得了 600 多项大小科技成果，其
中重大成果 20 多项。1984 年，乌江渡工程
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1985 年，谭
靖夷作为《在岩溶峡谷地区建设乌江渡水
电站》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获得了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一等奖。

1997 年岁末，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这是祖国对他江河生涯不断攀登科技
高峰的最高奖赏。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水电部总工程师李鹗鼎在当年的院士评
选会上是这样评价谭靖夷的：水电施工方
面的技术问题，没有谭靖夷解决不了的！

2013 年，谭靖夷即将跨入 93 岁。他依
然天天坚持锻炼身体，他说，“我希望在有
生之年，以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继续
为国家作贡献，继续用劳动和汗水为祖国
添砖加瓦”。


